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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巍斌说：“没有，但是坐月子的时候我
妈来照顾，结果，就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搞
得成天鸡犬不宁的。后来又发生了很多小
事，渐渐变成了导火线，炸开来，一发不可收
拾了，就离婚了。”

常若雨听得云里雾里的，但不管怎么
说，这是个离婚男，而且不会协调婆媳间的
关系。她对他的形象分大打折扣：“孩
子多大了？跟谁？”“!岁了。离婚时妈
妈一定要孙子，所以跟我。确切地说
是跟我妈。”
常若雨倒抽一口冷气，她知道她

跟他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不是她
现实，而是她对他的感情还远远没有
到甘心为他跳进一堆乱哄哄的事情里
面去，并且承担起当后妈的职责来。

许巍斌拉起她的一只手，轻轻摩
挲着：“这些都不是问题，只要两个人
心中都有爱，什么事情都能迎刃而
解。”常若雨抽回自己的手：“爱哪有
这么容易产生？生活中的琐碎倒可以
把爱磨平。”许巍斌吃惊地瞪大眼睛
看着她，“你像个过来人。难道……难
道……你也是离过婚的？”

常若雨哑然失笑，她想纠错，但突然就
想将错就错，看看他的反应：“是的，跟你一
样，我也有个儿子，判给我了。”“啊，啊。”许
巍斌的嘴巴张开就再也合不拢了，“看不出
来啊，你也竟然是？”“是怎么样？不是又怎么
样？你希望是还是不是？”“当然希望不是
了。”“你可真自私，自己有个儿子，还不许人
家有儿子。”“这样关系会很复杂的。唉，三言
两语也说不清楚。我先送你回去吧，让我们
都各自再好好想想。”许巍斌兴味索然，一踩
油门，把车开了出去。

茫茫夜色，再黑暗也黑暗不过常若雨的
心情。她想到自己一整天都在为这个男人意
乱神迷的，结局竟会是这样。

第二天，常若雨在星巴克的露天大晒台
上找了一个座位，边喝用积分换购的免费咖
啡边等方亮。

没过多久，方亮就到了，看到她，他的眼
神炽烈如火：“什么重要的事情？怎么把我的
咖啡也买好了。”“先坐，我慢慢跟你说。我们

可以合作。”“我们一直都在合作呀。”“我是
说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一同投资，一同分成。
你现在每个月赚多少钱？”

方亮不明白常若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的眼神有些茫然，“五六千吧。”“想不想一
个月赚五六万？”这下方亮大笑起来了：“我
知道了，你又在异想天开了。”

常若雨克制住想要发脾气的冲动，和颜
悦色地说：“你以前也说我异想天
开，可是怎么样？好中好火锅店的
合同不是谈下来了吗？这只不过是
第一家，以后还会有第二家、第三
家、第 "家。”

方亮不笑了：“只要你肯努力，
我相信你，可你为什么要跟我合在
一起呢？本来这些钱你可以一个人
赚，为什么要分我一半？”“因为一
个人的精力有限，我不仅仅是分你
一半的钱，还要分你一半的力，你
明白吗？你不是坐享其成的。”

方亮来了兴趣，他身子微微前
倾：“那你想怎么个合作法？”
“我们出去借个办公室，租金

一人一半，再请个客服，工资一人
一半。我们两个人出去跑业务，因

为我一个女孩子，有些地方真的不方便，需
要有个男人在前面挡一把。”“那万一失败了
怎么办？”
常若雨用眼神震慑着他：“努力的人不会

失败，就是付出努力收获 #$分还是 %分的区
别。就算退一万步来讲，失败了，大不了各就
各位，不过是损失了一个客服的那点小钱。”

他们给自己的小公司起了个名字，叫平
安小店，用的其实是方亮网上店铺的名字。
常若雨很喜欢这个名字，只要日子过平安
了，一切都会顺利了。
“你觉得凭我们两个人的店铺和发展的

几个下家，今年能完成好中好火锅店的指标
吗？”方亮问。
“照目前这个销路，可以。”常若雨心里

惴惴不安，不是怕今年不能完成指标，而是
怕明年不再续约了。如果第一年顺利签下合
同的真实原因是许巍斌有意于她，那么，还
会有明年吗？“听着，我们必须把其他地方再
谈几个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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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的一个阳春三月，一个六斤六两
重的胖小子，在“皇宫”里呱呱堕地了。梅香抱
着婴儿，想起了一个人，她爱的一个人———初
恋情人柳叶。她是真心爱柳叶的，此时，多么
希望，她怀里抱着的是她与柳叶的孩子，她多
么想为柳叶生儿育女啊。几年过去了，始终没
有柳叶的音讯，在这战火连天，灾难乱世的年
月，他是活在世上，还是去了另一个世界，这
她都不知道。国杰虽然站在梅香的身边，她却
完全没有感觉他的存在。
宝宝长到三岁了，他已经能在草地上撒

欢了。那天国杰一手拎着一只鸟笼，一手抱着
宝宝，重回草地。他将宝宝放在地上，让鸟笼
放在小家伙的面前，任其玩耍。小家伙看到笼
中的两只黄绿色的金丝雀，一伸手就去抓，不
料正好被小雀儿啄了一口，小家伙哇地一声
哭叫了起来。杏芬这下子有了报复的机会，大
声叫道：“看侬会出花头，一息迭样，一息伊
样，好了吧，看看出血了？”
还好，小家伙的手上没见血，但有一个明

显的红点。梅香心疼地抱起宝宝，走到一棵小
树旁，将树叶拨得啪啪响，一边嚷着：“宝宝，
侬看，小树叶，小树叶，会动的，会动的。”小家
伙的眼睛一下子被晃动树叶吸引住了。梅香
把嘴凑上去吹树叶，树叶马上又啪啪地晃动
起来。小家伙也学着梅香的样子，把小嘴凑上
去，树叶也晃动起来，一吹一动，再吹再动，小
家伙觉得好奇，格格格地笑个不停。

“还是妈妈有办法，看宝宝笑得多开
心。”黄国杰的这句话像针一样又剌了杏芬
一下，杏芬心里甚是不悦，对国杰说：“侬呆
呆地站在那里做啥？还不快去拿紫药水来。
替宝宝消消毒！”国杰将杏芬的皮球踢给了
秀姑：“秀姑，侬去拿！”杏芬说：“秀姑不晓得
放在哪里，还是侬去拿！在我房间的夜壶箱的
抽屉里。”
国杰没有办法，只得乖乖地转身去拿了。

国杰拿了紫药水出来，听得弄堂口几声汽车

喇叭声，车子里走出来钱伯韬。
伯韬拉过国杰到一边说：“最近查黄金查

得紧，机场，码头、汽车站，凡是来自外省的大
包小包都要查，这些交通关口都换了中央政
府的经济稽查队。听说是小蒋直接抓的。”国
杰没的回话，心里却不停地在打鼓，他担心的
就是自己炒黄金的事。但是他心里早有盘算，
一旦局势勿灵，趁早滑脚。
局势真的一天不如一天，从前线退下来

的国民党败兵像潮水一样涌进市区。这些日
子人心惶惶，去香港、台湾的船票、机票，就像
是当年重庆到上海的船票、机票那么紧张，一
票难求。弄几张票黄国杰还是有办法的，在上
海滩混了那么多年，弄几张去香港的票对他
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不消说，几根小黄鱼（金
条）就很快搞定了。
整整一个白天，外表看上去毫无动静的

“皇宫”，里面却是忙得不亦乐乎。黄国杰关照
家人尽量轻装上阵，把值钱的黄金、细软带
走，其他面积大的东西一概不要带。梅香想好
了，她只带两样东西：宝宝和一副父亲留给她
的翡翠麻将。她将自己的一条花色丝绸围巾，
把这副麻将包裹好，放在她随身携带的一只
手提箱里。也许是由于过度忙碌与紧张，梅香
的头感觉沉甸甸的，并不断地打喷嚏，她一摸
自己的额头，觉得的点烫。曼丽见梅香摇摇晃
晃的样子，拉了拉她的手，又摸摸了摸她的额
头，惊叫起来：“妹子呀，侬个头蛮烫咯，好像
是感冒了，那能介不巧啦，人亦要走了，却碰
着迭种事体，赶快去躺一息。”杏芬赶紧跑过
来，“感冒啦？啊呦，真要命，要紧关头那能好
感冒呢？要是传拨宝宝哪能办？真是屋漏又逢
连夜雨，急煞人了。”
夜黑之后，黄国杰准备了两部小轿车，杏

芬抱着宝宝与国杰坐第一辆车；梅香、曼丽与
前往送行的秀姑坐第二辆车。前往十六铺轮
船码头的狭小马路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车
子，有小轿车，有吉普车，有黄鱼车，也有三轮
车，有的人家甚至还专门雇佣了江北车（一种
手推的独轮车），大包小包地推着。人们像遇
着炮火、兵匪、洪灾逃难的难民一样，向着一
个方向，逃啊，逃！黄国杰的两辆轿车一前一
后，很快被拥挤的人流隔开了，等第一辆车到
达十六铺的时候，后面的一部轿车却远远地
不见了踪影。


